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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南方车站的聚会》导演刁亦男：

想给观众一个故事，也想给观众一个世界

本报讯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

京市场项目创投已于2019年12月2日

正式开启申报通道，创投项目征集将持

续至2020年3月2日，制作中项目申报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9 日。项目创

投公开路演、颁奖及市场洽谈活动将于

2020年4月21日至24日在京举行。

项目创投是北京市场为具有市场

潜力的青年影人和优质项目打造的孵

化器。致力于打造集“培训-评选-扶

植-洽商-孵化-追踪-展示”于一体的

项目交易市场。通过项目甄选、专业培

训、奖项激励、国际交流、资源服务为市

场挖掘人才、储备项目。

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自 2012
年创办，定位寻找华语特质的类型电

影，见证多元的类型项目从创意到成

片进入公众视野。近 200 个项目借助

创投平台表达创意、展示风采，与产业

展开更近距离的交流与合作，是创作

者进入市场前审视创作、了解产业的

重要过程。

8年时间，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

投经过不断完善、优化创新，始终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体系，针对项目

不同阶段需求，构建创投项目单元与制

作中项目单元，广泛链接产业资源、提

供涵盖展示、扶植、评奖、国际交流等服

务，持续扶持孵化新人新作。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

将在市场资源、专业培训、国际合作以

及电影节推广各方面加强项目与产业

之间的互动。除项目评选体系外，项目

创投重视参与者的获得与体验，组织行

业专家对入围项目进行专业培训，从创

作到制作，从融资策略到路演技巧，为

项目方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每年电

影节期间，北京市场部都会组织青年导

演行业对话专场，聚焦青年导演经历创

投的成长故事与项目制作初体验的心

得感悟。同时将邀请青年影人带着项

目踏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并参加

“注目未来”评选活动等。

（影子）

本报讯 日前，北京电影学院为

探索动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新

方法和新路径，思考新时期媒介环

境发展趋势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的创新思维和发展趋势，举办了隶

属于北京市教委的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的“新

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呈

现和传播”研讨会。

会议上，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

孙立军提出只有找到传统文化现

代化的路径，中国的传统文化艺

术才能更好地传播。动画艺术是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现阶段课堂上缺少对中华传统文

化、中国动画发展历史相关课程

的深入的研究，今后应加强对作

品的内容、审美、文化内涵的重

视，“一个没有文化内涵的作品，

只能取悦观众一时，不可能成为

经典作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冠

英表示，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课程

不能仅凭兴趣去学习，而应作为课

程植入教学系统中，同时提出“宏

观看世界，微观看生活”的方法和

理念。

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

院副院长曹小卉以“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为题进行发言，

就中国学派与传统文化、民族化和

现代化以及转化和创新三方面进

行分析。针对文化如何传承，提出

首先需要符合社会发展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艺术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以“21 世

纪重新思考国际视野下‘中国动

画学派’”为题，结合国内外具有

代表性的动画电影作品和中国

动画的发展历程针对中国动画

应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提出自

己的见解。

（林琳）

电影《吹哨人》原本打算在9月12
日全国公映，虽然最终临时更改了档

期，但那一天，国务院出台的一部《指

导意见》还是把“吹哨人”三个字，带到

了公众视野中。

通俗而言，“吹哨人”就是“内部举

报人”，不同于以获得赏金为目的的一

般“告密者”，“吹哨人”的挺身而出往

往源自捍卫公共利益，因此他们也被

称为“无名英雄”。揭露美国“棱镜”计

划的斯诺登，揭发世通公司、安然公司

弊案的辛西娅·库帕和莎郎·沃特金斯

都是著名的“吹哨人”。

导演薛晓路说，“吹哨人”有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内心“无法安宁”。从

发现故事缘起，到影片上映，《吹哨人》

经历了 10年时间，薛晓路的内心也经

历着波澜。12 月 6 日，《吹哨人》全国

公映，薛晓路说“这事儿终于不用惦记

了，如果未来有机会，还愿意写这样的

题材”。

筹拍十年

薛晓路第一次关注“吹哨人”是在

2009年，两则海外行贿新闻引发了她

的兴趣，“一个普通人，一个内部举报

者，为了公众的利益，和巨大的势力作

斗争，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薛晓路觉

得，要是拍成电影，应该会是犯罪悬疑

类型片。而这也是她偏爱的题材。

那一年，编剧出身的薛晓路导演

处女作《海洋天堂》还没上映，令她名

声大噪的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也没

“上马”。拍《吹哨人》算不上转型，反

而是薛晓路从心底里，最想做的东西。

“破案、推理、犯罪都是我个人特

别喜欢的类型，我很喜欢强情节的，悬

疑感和推理的过程，一直想尝试。创

作《吹哨人》至少算是在某种程度上让

我近距离操作了这样的题材。爱情题

材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薛晓路

说。

2013 年，薛晓路提出拍摄《吹哨

人》的想法，被否决，两年后，薛晓路再

次提出《吹哨人》项目，投资人松口，说

“可以试试”。

2016 年底，电影《吹哨人》正式启

动，此前几年，薛晓路一直没放下过这

件事儿。为了搜集资料，她专门去了

趟美国FBI总部，为深入了解案例，薛

晓路又采访了多家私人调查公司和调

查员。

她记得，那些调查公司的人大多

是退休警察或者FBI，他们惯用网络邮

件、电话、或是追踪款项走向等方式进

行调查跟踪，但是触及关键信息，还是

要靠被调查公司的“内部举报人”，“因

为，只有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秘密

的问题。”

走访中，薛晓路接触到了许多真

实案例，很多都是国际知名大公司，也

有不少发生在非洲的行贿案件。

“电影里确实有一些真实案例，”

薛晓路说，“但《吹哨人》并不是改编自

某一个公司的案例”。

薛晓路告诉记者，《吹哨人》的故

事是从众多案件里获得的启发，创作

的时候，他们把许多案件进行了拆解

改装，编到剧本里。改装后的电影故

事，没有跟任何一个案例产生直接关

联。

影片结尾，薛晓路特意加上了一

句话——“本故事纯属虚构”。

“黑化”汤唯

从《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拜金

女”文佳佳，到《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

二情书》中的赌场公关姣爷，汤唯在薛

晓路电影里的角色似乎总是不那么

“好”。

与薛晓路第三度合作，《吹哨人》

里，汤唯的“黑化”程度再进一步，与已

婚的初恋情人婚外偷情已经算是最小

的“坏”，汤唯饰演的周雯谎话连篇，同

时身兼受贿、勒索、背叛等等各种“恶

行”，可在面对几百万人性命攸关的问

题时，周雯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成为

“吹哨人”。

薛晓路说，汤唯的角色“确实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并不想简单以

“好坏”或者用道德标准去评判她，“她

有变化，有成长，有反思和忏悔，选择

了终极正义，对我而言，这个人物就是

好的。”

找汤唯演周雯，除了适合，薛晓路

似乎更希望通过汤唯的表演，稀释观

众对周雯的反感，“汤唯看起来不精

明，她身上有一种真，是她自带的那种

淳朴、天真、善良，这种温暖恰好冲淡

了周雯身上的算计、精致、利己主义和

阴谋的部分，会增加观众对人物的理

解和认同”，薛晓路说。

雷佳音演得太好

谈及雷佳音的演出，薛晓路兴奋

地连说了三个“演得太好了”。

薛晓路透露，写剧本的时候，就觉

得雷佳音合适。开机前的一个晚上，

汤唯打电话给薛晓路，聊起了男主角

人选，二人不约而同说到雷佳音。

当时，正在拍《长安十二时辰》的

雷佳音，两个月前就拿到了剧本，却一

直没有回音。薛晓路等得焦急，汤唯

决定亲自给雷佳音打个电话。

很快，雷佳音看完了剧本，同意出

演。薛晓路说，雷佳音能来，汤唯是最

大推手。

当初，雷佳音打动薛晓路的是他

“老实又略显委屈”的气质，薛晓路说，

“马珂这个角色是平民英雄，他几乎所

有的状态都是尴尬的、为难的，雷佳音

身上就有一种这样的气质，他的表演，

会让人相信，他为难的处境”。

另一方面，佳音身上还有一种非

常男子气的豪爽和担当，这是他骨子

和性格里的，这些特质并不会咄咄逼

人和具有侵略性，反而是以一种平静、

大气的方式表现出来，是特别具有英

雄感的！如同《亡命天涯》、《空军一

号》里的哈里森·福特。

电影上映，薛晓路觉得“雷佳音演

活了马珂”。

保护“吹哨人”

拍完《吹哨人》，薛晓路了却了一

桩心事。

这些年，薛晓路的电影大多以关

注社会现实为主，她希望自己的作品

与社会问题产生联系，而不是一个纯

粹的空中楼阁。她说最吸引自己的其

实是那些在特殊社会事件中的人，她

特别希望去想象和揣摩他们的心理、

动机。也努力以采访的方式去真实地

接近和倾听了解他们。

拍摄影片的过程中，薛晓路觉得

“吹哨人”保护问题越发严重，“在每一

个企业或组织里，都是普通而善良的

工作者，但是如果他们发现了一些巨

大危害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的问题，

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则选择成为

‘吹哨人’，向社会预警存在的问题。

但‘吹哨人’曝出问题后，可能因为法

律的不够完善，关于他们身份信息的

保密和人身安全的保护做的不好，造

成了很多危险，有人面临被辞退的风

险，有人会遭到生命威胁”。

今年9月12日，《国务院关于加强

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

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

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

格保护。

在薛晓路看来，这样一个法案对

于保护平民中那些具有勇气、对社会

充满了责任感的“吹哨人”，非常有建

设意义。

《白日焰火》之后的五年，导演刁亦

男的工作和生活都铺在了《南方车站的

聚会》上。

拍摄这部比《白日焰火》更加类型

化的犯罪片，刁亦男总觉得是冥冥中的

安排。

电影里，通缉犯周泽农想让妻子举

报他，把赏金留给妻儿的故事，最早是

刁亦男窝在沙发里凭空生出来的“白日

梦”，未曾想却在2014年的报纸上看到

了类似的新闻。刁亦男说，“这大概就

是生活的预感吧。”

《南方车站的聚会》的故事俘获了

不少影评人，有人专门为影片提出了

“中国新黑色电影”的概念，刁亦男不以

为然，他说，他拍电影不在乎什么理论，

反而更关心观众是否从电影里获得某

种开放性的体验。

在刁亦男的创作中，“南方车站”的

故事是根茎，根茎拔出后，泥土四下散

落，故事没有闭合，而电影里的每一个

镜头，每一个段落，都拥有自主性，当它

们发展到顶点时，这些碎片、泥土将奔

向同一个地方。此时，他的电影，不止

给观众讲了一个故事，还给了观众一个

世界。

故事的雏形

是我凭空想象的“白日梦”

《中国电影报》：拍《南方车站的聚

会》缘起是什么？

刁亦男：这个故事的缘起是我凭空

想象的一个白日梦。有一天，我坐在沙

发上，突然觉得那些没有钱的人唯一获

得巨额钱款的路径就是被通缉，是身上

背负着巨额的赏金的那种。我又想怎

么把这笔赏金转化成他自己的，听起来

的确像一个匪夷所思的白日梦。我又

觉得，这个故事太自恋，把它大概记了

一下，就扔在一边了。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我突然在新

闻里看到了这么一个类似的真实事件，

那个逃犯当时看到自己的通缉令悬赏

10万块钱，他说，他这辈子可能都没这

么值过钱，他决定把钱留给侄女，于是他

回到亲戚家吃了顿大餐，让众多亲戚把

他绑起来，交给了公安机关。我觉得这

算是对生活的某种预感吧。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会给影片起

名叫《南方车站的聚会》？

刁亦男：火车站就是一个聚散离合

的地方。我们总是在生活中经历一些

车站的记忆，车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记忆空间。而车站又是一

个命运中转站的感觉,一个人，从一列

火车上下来，被丢入到一个小城，被丢

到一个雨夜，或者是被丢入到未知中，

都是车站赋予的。车站还是男女相遇

的地方，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具
有某种神秘的气氛，再加上雨夜，感觉

必须得用车站来作为开场，我就想用它

来作为电影的名字。

我们拍电影没那么多理论

《中国电影报》：有人对《南方车站

的聚会》的类型，提出了“中国新黑色电

影”的概念，您赞同吗？

刁亦男：我们只是在拍摄过程中，

寻找第一时间觉得符合剧本气氛的空

间，再按照我们的想法把它拍出来，没

有那么多的理论。

确实有一些趣味上的选择，比如强

调一些有调度的场景和分切的结合，剪

辑的时候也会留下一些信息等。这样

做，更多是想让大家获得某种开放的体

验。

《中国电影报》：开放性的体验，您

的这种创作理念，从何而来？

刁亦男：应该是从《夜车》开始，其

实很早的时候，现代文学就已经开始提

倡这样一种叙事观，或者是基于我们对

生活的敬畏，基于我们不愿独自掌握真

理。我们自己不能变成权威，告诉你生

活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

什么样。不是这样的，生活是有秘密

的，我们应该敬畏它。我们尽量去给你

展现证据，不给你展现结果。观众自己

体会就可以了。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男主角一

路逃亡的过程中，其实是把当下的中国

移民城市的社会串联起来。这么大的

一个社群，您是如何描绘的?

刁亦男：我除了想给观众一个故事

外，还想给观众一个世界。故事可能是

根茎，你拔起这个根茎会带出一些泥土

散落在周边。我们也是强调故事的不

闭合和不光滑，就是说，每一个镜头或

者每一个段落，都是有自主性的，让它

发展到一个顶点。就好像很多矢量碎

片，当这些自主发展的碎片奔向一个地

方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一个行动线。

《中国电影报》：这次拍摄对您而

言，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刁亦男：最大难点就是夜戏太多，

对摄影、灯光的挑战要求极高，因为夜戏

要布灯，需要体力，又有时间限制，这三

点集结在一起，摄影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廖凡戏太少，这是唯一的遗憾

《中国电影报》：胡歌的表演比较出

人意料，他扮演的周泽农凶狠又有温

度，您这次是如何挖掘胡歌的表演潜力

的？

刁亦男：胡歌表现非常优秀，他为

自己的未来打开了一扇门。我对他的

要求，更多是肢体动作，就像京剧演员，

他们主要是用肢体和唱腔来作为吸引

观众的点。肢体是通过写意方法，让人

获得某种举手投足间的意境之美，这其

实是更高级的表演。

《中国电影报》：桂纶镁作为一个台

湾演员，在电影中全程使用武汉话表

演，您认为这是她此次表演上最大的突

破吗？

刁亦男：全程用武汉话表演这样一

个有质感的女孩，对于一个台湾演员来

讲，非常了不得。我很想说一下小镁的

敬业，拍摄中，她被食物中毒击倒，一直

低烧，却还是坚持了一整部戏的拍摄。

最后，她在拍一场重场戏时，被烫伤。

我觉得应该向这样一位女演员致敬，她

给我们全团队带来了一种安慰。

《中国电影报》：廖凡这次在电影里

又演了一次警察，您觉得他这次的表演

有遗憾吗？

刁亦男：廖老师就是戏太少了，这

是唯一的遗憾，没有给他更多的发挥的

空间。但一个剧本不可能给每一个角

色都赋予那么多内容，廖凡很好地完成

了他该做的。

专访导演薛晓路：

《吹哨人》来了！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北京市场项目创投征集启动

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
呈现和传播研讨会在京举行


